
去 澳 门 观 光 的 前 一 天 ，我 在 珠 海

乘 游 船 游 港 珠 澳 大 桥 ，在 感 叹 桥 若 巨

龙 、气 势 宏 大 、盘 踞 海 面 之 时 ，对 影 影

绰绰的远岸，一时没分清哪边是珠海，

哪 边 是 澳 门 ，仅 凭 模 糊 的 建 筑 外 形 来

判定，一个感觉：珠澳这两座城市是连

在一起的，密不可分。

翌日到达澳门 ，下了穿梭巴士 ，没

在 新 葡 京 酒 店 停 留 ，亦 不 忙 于 参 观 他

处，而是乘澳巴到妈阁庙一转，因为澳

门 的 外 文 名 称 Macao 与 妈 阁 庙 有 关 。

左侧前门上、后门下的澳巴，每人上车

投 澳 门 币 6 元 。 车 内 乘 客 不 多 ，宽 敞

洁 净 ，坐 着 舒 适 ，靠 站 时 ，分 别 用 普 通

话、粤语和英语播报站名，方便来自各

地的乘客。

去 妈 阁 庙 是 在 城 区 一 隅 的 终 点 站

下车，四周山色黛青，海水湛蓝。附近

的 观 光 塔 高 峻 挺 拔 ，幢 幢 白 墙 小 楼 在

凤 凰 树 、假 菩 提 树 的 浓 荫 掩 映 下 半 隐

半 现 ，景 色 相 宜 。 经 一 位 坐 在 街 边 负

暄 的 老 翁 指 引 ，我 径 直 朝 妈 阁 庙 方 向

走 去 ，没 多 远 ，眼 前 豁 然 开 朗 ，妈 阁 庙

就坐落在倚山面海的小广场边。

明代中期 ，这座妈阁庙落成 ，历经

数百年风雨沧桑，迄今保存完好，依次

为大门、牌坊、正殿、弘仁殿、观音阁和

正觉禅林，院落逼仄，简朴不华。镬耳

屋 檐 ，琉 璃 瓦 顶 ，瓷 花 点 缀 ，岭 南 特 色

鲜 明 。 大 门 刻 联 ：“ 德 周 化 宇 ，泽 润 生

民。”庙内香火袅袅，人头攒动，祈求平

安 好 运 。 拾 级 而 上 ，名 人 石 刻 错 落 有

致，一块巨大的“太乙”石挡住去路，就

是顶端。

1553 年 ，葡 萄 牙 殖 民 者 以 船 遇 海

上 风 暴 需 上 岸 晾 晒 物 品 为 由 ，买 通 官

府 ，在 妈 阁 庙 一 带 登 陆 。 他 们 向 当 地

人 打 听 登 陆 的 地 名 ，得 到 的 是 粤 语 回

答 的 古 地 名“ 马 角 ”。 于 是 ，与 这 句 粤

语 音 近 的 Macao，成 了 澳 门 的 洋 名 ，年

复一年叫开了。本地人称妈阁庙而不

是妈祖庙，或许也多少与此相关。

蓦 然 发 现 ，妈 阁 庙 对 过 有 座 海 事

博物馆，喜出望外，进馆参观。馆内以

文 字 图 片 、模 型 实 物 、动 画 音 响 等 方

式 ，介 绍 了 我 国 南 海 渔 民 传 统 的 捕 鱼

方 法 ，古 代 中 外 海 船 的 种 类 、性 能 ，郑

和 船 队 下 西 洋 的 经 过 ，以 及 葡 萄 牙 的

海事历史等。

返 回 时 ，我 特 意 在 新 马 路 前 一 站

下车，逛逛街市。澳门的马路不宽，同

方向一般是双车道行驶，车序井然，未

见 随 意 变 线 加 塞 闯 红 灯 等 违 章 现 象 ，

显窄的路面反而通畅不堵。囿于半岛

有 限 的 土 地 面 积 ，闹 市 基 本 不 设 绿 化

带 。 路 旁 的 建 筑 颇 为 有 趣 ，一 边 是 上

宅下廊，可以开铺行走的粤式骑楼；另

一 边 是 窗 台 拱 形 排 列 的 欧 式 楼 房 ，中

西互衬，挤窄了街道的空间。

走到议事亭前地 ，已经饥肠辘辘 ，

遂 找 个 餐 厅 用 膳 。 澳 门 是“ 美 食 之

都”，这一带中小餐厅居多，西餐、粤式

粥粉面饭林林总总，应有尽有，乃是店

家 为 适 应 大 批 游 客 消 费 习 惯 的 缘 故 。

我 选 择 了 一 家 老 字 号 ，与 其 他 食 客 拼

桌 ，花 70 澳 门 币 ，点 了 一 碗 石 斑 鱼 汤

伊 面 ，比 起 内 地 ，价 格 不 菲 ，但 味 道 鲜

美，值了！再看同桌食客点的餐食，咖

喱 牛 腩 汤 伊 面 、牛 肉 炒 河 粉 单 价 均 为

75 澳门币。碟中一根菜心、一只鸡腿、

两块油豆腐、几勺米饭的“碟头饭”，属

于便宜的快餐，也得 50 澳门币。

饭 后 ，来 到 咫 尺 之 距 的 澳 门 标 志

建筑大三巴。大三巴像一座巨大的无

字石牌坊，高阔巍然，是游客必到的景

点 。 大 三 巴 周 边 游 人 如 织 ，人 们 兴 致

盎 然 ，取 景 拍 照 我 中 有 你 ，你 中 有 我 ，

很难独拍其身。大三巴的前身是圣保

禄教堂，1835 年毁于一场大火，仅存教

堂 正 门 的 夯 土 石 墙 ，墙 壁 变 成 牌 坊 。

现 今 牌 坊 后 廊 悬 挂 着 4 幅 百 余 年 前 大

三 巴 的 旧 照 和 画 作 ，都 是 焚 毁 后 的 模

样了。

此 地 为 何 叫 大 三 巴 ？ 我 带 着 这 个

疑 惑 ，请 教 了 一 位 中 年 管 理 人 员 。 他

说 ，三 巴 这 个 名 称 源 于 教 堂 名 称 圣 保

禄的粤译。与澳门另一座完好的圣若

瑟 修 院 圣 堂 相 比 ，这 里 规 模 大 ，台 阶

多 ，历 史 也 久 ，所 以 叫 作 大 三 巴 ，那 边

就 叫 小 三 巴 。 疑 惑 迎 刃 而 解 ，好 奇 的

我 到 牌 坊 前 数 台 阶 ，上 下 68 级 ，加 牌

坊空地的两小级台阶，正好 70 级。

大 三 巴 旁 的 炮 台 山 ，海 拔 不 及 百

米 。 然“ 山 不 在 高 ，有 仙 则 名 ”，这 个

“ 仙 ”，是 依 山 而 建 的 澳 门 博 物 馆 。 登

石 阶 进 馆 参 观 ，年 长 者 是 免 费 的 。 馆

内三层，各层有相应的展示重点，展品

堪 称 近 代 澳 门“ 集 大 成 者 ”，涉 及 澳 门

的传统风俗、衣食住行、作坊工场以及

文化娱乐等方面。

博 物 馆 顶 层 出 口 与 炮 台 山 的 山 顶

相 通 ，这 里 地 势 平 坦 ，绿 草 茵 茵 ，树 影

婆娑，可居高临下作全方位俯视，所见

树 木 葳 蕤 ，楼 房 密 集 ，海 平 如 练 ，行 人

似 蚁 ，大 三 巴 牌 坊 也 变 得 矮 小 了 。 最

引 人 注 目 的 是 ，山 顶 城 墙 垛 口 有 众 多

铁 铸 大 炮 ，炮 口 分 别 对 着 不 同 的 方

向 。 据 介 绍 ，澳 门 几 处 大 炮 台 均 为 葡

萄牙占领军所设，炮台山亦由此得名。

下 山 返 回 ，在 大 三 巴 路 口 的 商 店

选 购 了 心 仪 的 手 信 ，叹 买 卖 两 旺 。 我

想 ，澳 门 回 归 祖 国 怀 抱 25 周 年 ，经 济

繁荣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大家真应该多来

走走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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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李伟明

太湖侠影
休 假 到 苏 州 ，在 诚 品 书 店 参 加 完

吴 钩 先 生 的《细 读 金 庸》新 书 分 享 会 ，

时间还早，想起此地离太湖不远，便乘

车去看看。

太 湖 是 中 国 五 大 淡 水 湖 之 一 。 说

来 惭 愧 ，生 在 江 西 ，江 河 湖 塘 到 处 都

是 ，但 真 正 的 大 湖 并 没 见 过 。 赣 南 最

大的湖泊也就是最近几十年人工建设

的 水 库 ，再 大 也 不 过 几 十 平 方 公 里 。

虽然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就在本

省境内，但作为江西人，我至今没能走

近 一 睹 其 尊 容 ，只 能 从 视 频 或 图 片 中

去 想 象 它 的 壮 观 。 而 太 湖 ，尽 管 在 遥

远的外省，却因为湖畔多名城，在文学

作 品 中 出 现 的 频 次 也 颇 高 ，似 乎 留 下

的文化印象还要更深些。

太 湖 面 积 2000 多 平 方 公 里 ，放 在

赣 南 ，相 当 于 一 个 中 等 县 的 规 模 。 想

象 一 下 ，一 个 那 么 大 的 县 ，全 是 水 域 ，

那 是 何 等 的 浩 渺 。 置 身 其 中 ，四 周 茫

茫 ，心 境 是 孤 寂 ，还 是 开 阔 ？ 当 然 ，可

能因人而异，毕竟每个人的际遇不同，

眼 里 所 见 心 里 所 思 自 然 不 能 一 概 而

论。但不管如何，这种感觉，与身在陆

地定然大有区别。

我 是 个 武 侠 爱 好 者 ，说 到 太 湖 ，首

先 想 到 的 是 金 庸 、梁 羽 生 的 作 品 。 它

们赋予了太湖更多的传奇色彩。金庸

的 短 篇 小 说《越 女 剑》结 尾 时 ，范 蠡 与

西施舍弃一切名利，泛舟太湖，悠游余

生 。《射 雕 英 雄 传》中 的 陆 乘 风 被 师 父

黄 药 师 赶 出 桃 花 岛 之 后 ，定 居 太 湖 归

云庄，做了一名隐世高手。而在《天龙

八部》中，姑苏慕容氏的家燕子坞也是

在太湖旁边，段誉和阿朱、阿碧还在湖

上划船摆脱鸠摩智的控制。梁羽生的

代 表 作《萍 踪 侠 影》写 太 湖 较 多 ，其 中

的洞庭山庄便在太湖的西洞庭山。

太 湖 这 种 自 然 山 水 与 历 史 人 文 皆

有 特 色 的 地 方 ，确 实 适 合 写 进 武 侠 。

江 湖 上 的 高 人 们 眼 光 是 不 会 错 的 ，这

样的地方，住得舒展，活得有品位。

说起来，最早想去太湖，还是 20 多

年 前 的 事 。 那 时 客 居 浙 江 余 姚 ，冬 天

去 无 锡 看 望 大 学 室 友 ，在 一 个 忘 了 名

字 的 公 园 游 玩 ，从 塔 上 看 到 远 处 湖 光

粼 粼 ，浩 瀚 无 际 ，得 知 是 太 湖 ，便 希 望

有 机 会 前 往 看 看 。 可 惜 那 时 出 行 不

便 ，而 且 来 去 匆 匆 ，囊 中 羞 涩 ，只 能 心

里 动 个 念 头 而 已 。 而 这 次 ，至 少 可 以

到湖边稍稍领略其风采了。

行 车 到 了 苏 州 市 吴 中 区 ，城 市 逐

渐 退 出 视 野 ，已 经 临 近 水 滨 。 走 环 太

湖大道，沿着湖畔前行，穿过渔洋山隧

道，上了太湖大桥，宽阔的湖面就在眼

前 。 如 果 不 是 事 先 知 道 这 是 什 么 地

方 ，你 也 许 会 把 它 当 作 海 滨 。 前 方 有

岛屿遮挡，水面向两边延展，至少与海

湾并无两样。湖滨有不少年轻人在拍

婚 纱 照 。 拍 照 片 ，太 湖 这 个 背 景 显 然

是 不 错 的 。 特 别 的 背 景 ，会 让 照 片 更

具纪念意义。岁月可以让世界变得面

目 全 非 ，影 像 却 可 以 帮 你 留 下 永 恒 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今人远比古人幸运。

太 湖 大 桥 中 间 也 穿 过 岛 屿 ，坐 在

车 上 ，但 觉 时 而 在 水 上 时 而 在 陆 地 。

不久，从窗外风景来看，似乎回到了陆

地 。 打 开 手 机 看 定 位 ，才 知 道 还 是 在

湖 区 。 这 里 是 西 山 岛 ，即《萍 踪 侠 影》

中的“西洞庭山”。它是太湖最大的岛

屿，也是中国内湖第一大岛，面积约 80

平 方 公 里 。 行 走 于 此 ，根 本 感 觉 不 出

四周被水包围着。

在 行 政 区 域 上 ，这 里 还 是 一 个 建

制 镇—— 吴 中 区 金 庭 镇 。 若 是 在 农 耕

时代，镇上的居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，

过 着 与 世 隔 绝 的 生 活 。 早 些 年 ，人 们

的 活 动 范 围 普 遍 不 大 ，一 辈 子 没 出 过

岛的人恐怕也不少。

我 们 没 有 导 游 ，也 没 有 计 划 ，信 步

而行，离开西山岛，不知不觉到了另一

个小岛，看手机，得知它叫阴山岛。这

里与西山岛相依，路上便能看到水面，

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。岛上目前还有

居 民 ，不 知 他 们 的 生 活 是 否 依 然 宁

静？此时夕阳西下，晚霞在天，湖光山

色，美不胜收，让人忘了不远处便是繁

华的苏州城。天天蜗居在高楼大厦之

中 ，这 种 自 然 景 观 颇 有 久 违 之 感 。“ 夕

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此情此景，最

是让人感叹光阴易逝，韶华难留，也让

人 想 起 多 年 前 在 农 村 生 活 的 一 幕 幕 。

可惜，昨日不可再现，种种往事只能残

存在记忆之中。

太 湖 除 了 无 边 无 际 的 水 面 ，还 有

岛 有 山 ，我 们 所 到 的 范 围 只 是 其 中 一

个 小 小 的 角 落 而 已 。 这 样 的 地 方 ，绝

非 走 马 观 花 一 遭 便 可 以 了 解 清 楚 ，而

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深入探寻。看看天

色 已 然 不 早 ，只 好 匆 忙 返 回 城 里 。 旅

行 总 是 要 留 下 遗 憾 的 ，此 行 也 不 例

外 。 好 在 并 非 专 门 为 它 而 来 ，乘 兴 而

来，兴尽与不尽，都不是问题。

夜 幕 降 临 ，湖 滨 的 苏 州 城 高 楼 林

立 ，灯 火 辉 煌 ，与 湖 中 形 成 偌 大 的 反

差。环湖还有未能到达的无锡、常州、

湖 州 等 地 ，都 是 经 济 发 达 城 市 。 现 代

工 业 发 展 当 然 是 大 好 事 ，但 不 要 忘 了

保护大自然馈赠的名山名水。尤其是

这 种 人 口 密 集 之 地 ，更 需 要 时 时 保 持

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。还好，这些年，

生态保护日益受到重视，竭泽而渔、移

山 填 湖 之 类 的 现 象 少 了 ，这 也 是 一 大

进 步 。 保 护 自 然 ，便 是 保 护 人 类 的 未

来。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。山在林在

水在，人们的健康生活才常在。

北 京 时 间 2024 年 11 月 15 日 ，在

哥 伦 比 亚 卡 塔 赫 纳 举 行 的 联 合 国 旅

游 组 织 执 行 委 员 会 第 122 次 会 议 上 ，

公布了 2024 年“最佳旅游乡村”名单，

福建南靖官洋村成功入选。

无 论 是 云 水 谣 景 区 ，还 是 官 洋

村 ，它 们 最 吸 引 人 的 地 方 ，都 是 乡 村

的古朴与宁静，是灵山、秀水、土楼带

给人的超然感受。那土色的泥墙、老

式 的 木 门 、充 满 年 代 感 的 屋 顶 瓦 片 ，

让看惯了高楼大厦、灯火辉煌的都市

人 ，感 觉 走 进 了 与 世 无 争 的 桃 花 源 ，

获得一种“慢煮时光”的解脱与放松。

走 进 官 洋 村 ，一 条 深 深 浅 浅 的 小

溪平静地流淌。那潺潺的流水声，温

柔细腻又带着情意，就像情人间的喃

喃细语。平静的水面，偶尔飞来几只

白色的鹭鸶，与一群戏水的鸭子相映

成 趣 。 懒 洋 洋 的 冬 阳 照 在 波 光 粼 粼

的水潭上，诗意盎然。这独属于冬日

的静谧，让人感觉格外温馨。

在 官 洋 村 ，最 亮 眼 的 当 数 榕 树

群 。 整 个 云 水 谣 景 区 共 有 13 棵 古 榕

树 ，官 洋 村 就 拥 有 8 棵 。 其 中 一 棵 树

冠覆盖范围 1933 平方米，树枝长达 30

多米，树干底部要十多个大人才能合

抱 ，亭 亭 如 盖 ，蔚 为 壮 观 。 坐 在 榕 树

的 浓 荫 之 下 ，呼 吸 着 溪 边 清 新 的 空

气，泡一壶南靖丹桂，一边品茶，一边

与三两茶友海阔天空地闲聊，真是快

活似神仙。

榕 树 边 ，古 屋 旁 ，那 架 为 拍 摄 电

影而搭建的仿古水车慢悠悠地转动，

成了官洋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看，

又有一对年轻情侣在这里打卡拍照，

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官 洋 村 乡 村 旅 游 的 发 展 ，也 促 进

了 乡 村 振 兴 ，由 此 衍 生 了 土 楼 民 宿 、

餐 饮 、购 物 、土 楼 农 家 乐 、土 楼 咖 啡

等 一 批 旅 游 业 态 ，带 动 了 当 地 的 经

济 发 展 。

始建于 1906 年的福谦楼，是官洋

村 民 宿 快 速 发 展 的 缩 影 。 这 里 的 居

民 早 已 搬 出 ，土 楼 被 改 造 提 升 成 客

栈 ，开 设 20 个 房 间 ，同 时 推 出 舞 龙 、

篝 火 、打 糍 粑 等 体 验 项 目 ，让 游 客 感

受客家民风民俗。客栈生意火爆，常

常一房难求。

时 间 到 了 傍 晚 ，我 们 的 乡 村 一 日

游也宣告结束。车子缓缓启动，冬天

的晚霞一路相伴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

开了官洋村。

大 理 海 东 ，风 光 秀 丽 ，尤 以 金 梭

岛闻名遐迩。金梭岛卧于碧波中，是

茫 茫 洱 海 上 最 大 的 一 个 岛 。 远 远 望

去，那岛犹如两只首尾相连的织布梭

子，故名。

此 刻 ，我 沐 浴 丽 日 伫 立 湖 滨 ，侧

耳 倾 听 汩 汩 湖 波 ，等 候 渡 船 去 金 梭

岛。隔着一泓澄碧的湖水望去，小岛

郁郁葱葱，温润如玉。岛上有两座小

山 ，山 上 布 满 岩 石 ，奇 形 怪 状 。 山 下

是宽阔、幽静的湖湾，微风吹拂，波光

粼粼。

渡 船 终 于 向 我 开 来 。 它 航 过 碧

绿 的 湖 湾 ，满 载 一 船 明 丽 的 阳 光 ，接

上游客，随即掉头开往金梭岛。

小 岛 离 岸 百 余 米 ，岛 与 陆 地 之 间

是 一 个 渔 港 ，背 风 且 水 深 ，乃 天 然 良

港。金梭岛上的居民，大多以打鱼为

生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渔村，村中

房 屋 依 山 临 水 ，错 落 有 致 。 白 天 ，渔

港里渔船寥寥无几，只见游船不时出

入渔港，在碧绿的水面犁出一道幽深

的 水 痕 ，然 后 曳 一 串 洁 白 的 水 浪 ，驶

向苍山深浓、幽邃的倒影里。

临 近 渔 港 的 地 方 ，有 一 个 小 广

场。广场上摆满各种小吃摊子，并沿

环岛的村道，向两边延伸开去。摊子

上烟雾缭绕，人气很旺。岛上有不少

人 专 做 游 客 生 意 ，或 开 客 栈 ，或 开 餐

馆，或卖小吃，或卖各种旅游小商品，

无 不 生 意 兴 隆 。 旅 游 业 给 金 梭 岛 带

来的财富，由岛上人家的房屋便可窥

见一斑，这里的房屋比对岸乡村的房

屋气派得多。

白 天 ，原 本 停 泊 渔 港 的 一 排 排 渔

船 ，大 多 出 港 捕 鱼 去 了 ，正 好 把 泊 位

让给游船。游船带来众多游客，广场

和 小 岛 的 每 条 路 上 都 游 人 如 织 。 白

天的金梭岛，似难觅渔村风光。我伫

立 岛 上 ，有 点 神 思 恍 惚 ，眼 前 红 尘 喧

嚣，让我迷恋又迷失。

我 低 头 ，望 着 自 己 被 丽 日 投 下 的

孤 零 零 的 身 影 ，悄 悄 地 问 自 己 ：你 千

里迢迢到金梭岛上来，究竟想看什么

风景？想寻觅什么别样韵致？哦，我

到金梭岛上来，是想独自徘徊幽静的

渔 村 ，寻 觅 一 缕 只 属 于 小 岛 的 清 风 ，

寻觅一片只属于小岛的阳光。

沿 着 弯 弯 曲 曲 的 环 岛 村 道 ，一 路

向 北 ，走 过 一 段 距 离 后 ，游 人 渐 稀 。

呈 现 眼 前 的 风 光 ，让 我 无 比 惊 喜 ：路

外 是 湖 湾 ，水 滨 杨 柳 依 依 ，水 面 清 波

粼粼；路里是人家，黛瓦粉墙，一个个

小 院 干 净 、整 洁 ；一 排 排 渔 船 傍 岸 停

泊 ，洒 满 阳 光 ，随 波 摇 荡 。 我 驻 足 微

风中，顿觉阳光更明丽，山色更清幽，

湖波更明净。

原 来 ，清 幽 、恬 静 、秀 美 的 渔 村 风

光从未远离金梭岛，从未离开这片世

外桃源。此刻，喧嚣的红尘虽然近在

咫 尺 ，但 并 未 侵 扰 渔 村 悠 然 、恬 适 的

日常生活。

金 梭 岛 山 明 水 秀 ，草 木 葱 茏 ，头

顶 高 天 流 云 ，眼 前 碧 波 荡 漾 ，景 色 宜

人 。 岛 虽 不 大 ，但 景 点 众 多 ，有 南 诏

王避暑行宫遗址、本主庙、观音殿、龙

宫溶洞等风景名胜。

参 观 完 本 主 庙 和 观 音 殿 ，翻 过 小

山 ，忽 见 一 片 烟 波 浩 渺 ，一 带 翠 嶂 高

耸 。 不 经 意 间 ，苍 山 与 洱 海 跃 入 眼

帘，旖旎如画，心醉神迷。不知不觉，

我 来 到 了 金 梭 岛 西 岸 ，这 里 游 人 稀

少 ，路 边 尽 是 渔 家 ，门 前 晾 晒 着 虾 子

和鱼干。风从洱海扑面吹来，携着温

润的气息。水浪拍岸，汩汩声萦绕耳

畔。徜徉幽静的渔村，心旷神怡。

□ 霍无非

探访澳门史迹

一 夜 清 冷 ，阴 沉 了 多 日 的 天 空 终

于 有 了 亮 色 。 走 出 甬 道 ，窗 外 的 风 不

再凛冽透骨，浓云已经消失，群山逶迤

着驰向远天。

于是，我滞步。我凝望。

我 似 乎 在 期 待 着 什 么 。 冬 日 的 雁

荡 山 娴 静 而 冷 寂 ，连 桀 骜 不 驯 的 朔 风

都 不 再 喧 闹 ，不 再 暴 戾 ，安 心 浸 润 于

它 的 恬 静 。 峰 峦 无 语 ，默 默 地 伫 立 成

混 混 沌 沌 的 写 意 画 ，让 你 分 不 清 哪 儿

是 苍 穹 ，哪 儿 是 大 地 。 溪 流 早 已 逃

遁 ，仅 留 一 滩 沉 重 的 鹅 卵 石 在 悄 悄 叹

息 。 片 片 落 叶 在 地 上 且 飞 且 舞 、且 歌

且 吟 ，以 冷 冷 的 美 丽 装 饰 着 这 个 萧 条

的 季 节 。

下 雪 了 ，纷 纷 扬 扬 的 大 雪 ，漫 天 皆

白 。 我 们 被 它 包 围 ，被 它 缠 绕 ，头 上 、

脚 下 、眼 前 、身 后 …… 团 团 簇 簇 ，无 边

无 际 。 冬 日 的 雁 荡 山 ，终 于 以 它 积 聚

多 时 的 柔 情 迎 接 我 们 。 它 无 声 无 息 ，

却以铺天盖地之势拥抱你、爱怜你，你

还 来 不 及 发 出 欢 呼 ，就 被 牵 入 一 个 迷

离 的 世 界 ，只 觉 混 沌 一 色 的 天 和 地 与

人如此贴近。

雪 花 幽 幽 地 积 成 雪 褥 ，覆 盖 着 乌

压 压 的 峰 顶 ，像 是 给 雁 荡 山 戴 上 了 一

顶硕大无朋的帽子。绿树在使劲地战

栗 ，徒 劳 地 要 把 天 空 和 大 地 区 别 开

来 。 飞 瀑 停 顿 成 悬 空 的 冰 凌 ，将 自 己

雕刻成玉树琼花般的风景。溪流似乎

停滞，凝结成一片片混沌的绿。

雪 后 的 雁 荡 山 像 一 个 透 明 的 玻 璃

匣 子 ，阳 光 如 讨 人 喜 欢 的 精 灵 在 匣 中

尽 情 撒 欢 ，片 片 耀 眼 的 金 斑 顺 着 雪 坡

活 泼 地 翻 滚 ，幻 化 出 种 种 海 市 蜃 楼 般

的奇景。

那 么 ，还 是 踏 进 这 片 天 地 中 间 ，感

受 这 一 尘 不 染 、美 妙 纯 洁 的 神 奇 世 界

吧 。 我 决 定 在 冬 日 的 雁 荡 山 里 ，细 细

地寻找些什么。

进 入 雪 地 ，踩 着 被 积 雪 冻 僵 了 的

土 地 ，感 受 着 透 天 彻 地 、入 肤 入 骨 、淋

漓痛快的冰雪，我不由得想起，脚下那

些 原 生 原 长 的 生 物 ，正 在 告 别 一 个 旧

的 生 命 周 期 ，开 始 新 的 生 命 周 期 里 缓

慢而悄然的复苏。这些大自然的生命

或 老 或 死 或 枯 或 败 或 眠 或 藏 ，但 它 们

多 数 枯 而 不 死 、退 而 不 败 、败 而 不 亡 ，

于大寒大冻之中，忍耐着艰难和困乏，

展现着自然的淳朴和生命的律动。而

那些在大雪深压下的峰峦、奇石，无不

一 改 阴 柔 之 态 ，使 自 己 变 得 丰 腴 、厚

实、雄浑，显露出阳刚的气息和原始的

魅 力 。 我 想 ，这 便 是 雁 荡 山 在 寒 冬 里

闪现出来的灼人光芒和蕴藏的惊人力

量吧。

在 雁 荡 山 的 游 道 上 ，我 看 见 土 生

土 长 的 孩 子 从 庭 院 里 冲 出 来 ，从 父 母

身后窜出来。他们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滚

雪 球 ，忘 情 地 游 戏 。 他 们 那 多 姿 多 彩

的 衣 装 和 发 自 内 心 的 银 铃 般 的 笑 声 ，

装点着冬日的雁荡山。

在 雁 荡 山 的 谷 地 ，我 还 看 见 三 三

两 两 的 游 人 ，执 着 地 寻 找 他 们 心 中 的

风景。他们指指画画，谈笑风生，全然

不顾冬的寒冷。有的还不时抓起一把

雪 ，揉 成 团 后 ，击 向 对 面 的 树 林 。 这

时，雪花便轰然塌落下来，滑进壁立的

深 渊 。 他 们 的 脚 步 歪 歪 斜 斜 、密 密 匝

匝 ，相 互 依 循 ，又 相 互 否 定 ，似 乎 是 对

人 生 旅 程 的 注 释 ，又 像 是 对 生 命 意 义

的苦苦追寻……

□ 土楼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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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洋村风光 南靖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

大三巴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
